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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多维耦合协调评价及空间差

异研究* 
 

 

徐雪，赵丽娟① 
（兰州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兰州 730030） 

 

摘  要  [目的]甘肃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研究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维耦合关系，对于增强甘肃省内生动力、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

探究两大战略的多维耦合协调机理，量化甘肃省 14 个市州 2012—2022 年两大战略的多维耦合协调水平，

并进一步探究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结果]（1）2012—2022 年，甘肃省两大

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由 0.408 上升至 0.486，处于中度耦合协调等级，呈现“陇中、河西地区高，陇东南、南

部民族地区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2012—2022 年各维度耦合协调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生态耦

合协调水平最高，生活耦合协调水平最低，各维度耦合协调水平均呈现空间分异特征；（3）甘肃省两大战

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其中河西—南部民族地区间差异最大，陇东南—南部民

族地区间差异最小；（4）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聚集程度不断增强，呈现多极分化趋势，陇中和

陇东南地区与全省趋势相似，河西和南部民族地区不存在极化趋势。[结论]甘肃省应积极提升两大战略的

多维耦合协调水平，同时以县域为突破口，缩小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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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长期以来，甘肃省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发展相对滞后，部分农村地区产业抗风险

能力弱、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空心化现象明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成为甘肃省推进城乡融

合发展的主要短板。为此，甘肃省积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这不仅是落实

国家“双循环”战略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破题之钥。如何协调两大战略、

凝聚发展合力，提高城乡在产业、生态、民生等方面的协同发展水平，是甘肃省亟须解决的

现实问题。文章深入剖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维耦合协调机理、科学量化多维耦合协

调水平、综合分析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对于破解甘肃省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近几年国内研究的热点，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在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的关系、耦合协调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三个方面。第一，对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的关系研究。学者们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农”思想[1]、马克思城乡

发展思想[2-4]、系统耦合理论[5-7]，深入剖析两大战略之间的关系，一致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双轮”，两大战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存在互利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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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关系。第二，对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测度的研究。基于对两大战略关

系的考量，学者们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两大战

略的协调发展水平。一类是对山东省、西部地区、浙江省等特定区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
[8-11]，另一类是对省域层面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量化分析[12-15]，并根据测度结果，进一步探

究两大战略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第三，对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影响

因素的研究。在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测度的基础上，学者们从内部和外部视角进一步实证

检验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因素。谢天成等（2022）将两大战略的内部维度指数作为自变量，

运用地理因子探测器量化各内部因素对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程度[14]。徐维祥等（2020）重

点考察了收入、消费、产业、投资、人口和政府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政府驱

动和产业驱动能够显著提升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12]。乔家君和肖杰（2024）在研究黄河

流域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因素时，同样是从这 6 个外部因素入手进行实证分析，结

果显示：政府和产业的驱动程度不及其他 4 个外部因素[16]。尹君峰等（2023）以城乡收入、

消费、产业差距、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作为外部因素，运用 GWR 模型刻画这 5 个外部因素

影响程度的空间分布情况[17]。谭鑫等（2022）将技术创新纳入外部因素，实证检验了技术

创新等外部因素对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作用[9]。 

虽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的研究广受关注，但是依然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

间：第一，现有文献只是从总体视角探究了两大战略的耦合协调关系，未能进一步深化研究

两大战略的多维耦合协调。第二，已有研究主要是将测度结果进行空间可视化，进而刻画两

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鲜有研究进一步量化并分解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

空间差异。相较于已有研究，该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1）从产业、生态、社会、空间、

生活 6 个维度详细阐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内部耦合协调机理，为探讨两大战略的多维

耦合协调关系奠定理论基础，构建维度层和指标层一一对应的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对两

大战略的总体耦合协调水平及分维度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评价分析。（2）不仅从时间和空间

维度刻画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维耦合协调水平，而且采用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方法探

究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动态演进，以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经验参考和

理论依据。 

1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多维耦合协调的理论框架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针对城乡关系先后提出的两大战略，两者内部存在互

补、互促、互利、互融的发展关系。新型城镇化在推动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能够加速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辐射带动乡村发展，乡村振兴通过挖掘乡村多元价值、重塑乡村魅力激

发乡村发展动力，助力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产业、生态、社会、空间和生活，与乡村

振兴的 5 个维度存在对应耦合关系，两大战略在耦合互动中，构建起城乡产业、生态、社会

等方面的多维耦合协调框架，具体表现为以下 5 个方面： 

第一，产业城镇化与产业兴旺互促互补、协同发展，实现城乡产业耦合协调。产业城镇

化是助推产业兴旺的重要引擎，城镇第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会催生对农产品加工、物流

运输等领域的需求，这为农村第一产业的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城镇工业化

水平的提升，会带动农业机械化技术的研发突破与推广应用，既能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又能降低农村第一产业对人力的依赖，促进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优化；另一方面，产业兴

旺为产业城镇化注入强劲动力，充足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和稳定的农产品供给，是城镇食品

加工、餐饮等第二、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另外，农业机械化率的提高会释放大量农村劳

动力，这些劳动力不仅能有效填补城镇第二、三产业的人力缺口，还能优化其从业人员结构，

进而推动城乡劳动力资源实现高效配置。  



第二，绿色城镇化与生态宜居互促互补、协同发展，实现城乡生态耦合协调。一方面，

绿色城镇化为生态宜居厚植生态底色，绿色城镇化注重扩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构建生态缓

冲带，同时严格控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等污染物排放，这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对农村生态系统

的干扰破坏，还能为农村生态保护提供技术范本和治理经验，推动农村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技

术升级；反过来，生态宜居是绿色城镇化的生态基础，扩大农村人均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能够有效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为城镇提供生态屏障，减少农用化肥与塑料薄膜的使用，不

仅能筑牢农产品生态安全防线，还能减轻农村面源污染对城镇生态系统的冲击，从而为城镇

绿色发展构建起可持续的外部环境。  

第三，社会城镇化与乡风文明互促互补、协同发展，实现城乡社会耦合协调。社会城镇

化是乡风文明的“软件”基础，城镇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

疗保险的推广提供经验，推动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和保障水平的提升，同时，城镇在

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持续投入，能够拓宽农业转移人口的知识边界、丰富其文化生活，为乡风

文明奠定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乡风文明是社会城镇化的支撑，农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

系的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能够提升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增强邻里互助、

和谐友善等价值理念，从而有效降低城乡社会摩擦。 

图 1  两大战略的多维耦合机理图 

第四，空间城镇化与治理有效互促互补、协同发展，实现城乡空间耦合协调。空间城镇

化是治理有效的载体，城镇完善的通讯设施建设经验能够为农村通讯条件的改善提供借鉴，

促进农村治理信息化升级，另外，随着城乡建设用地的扩张，多中心、多组团的新型城乡空

间格局逐步形成，由此带来的标准化社区建设能够为乡村智慧治理提供物理载体，推动农村

治理体系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农村治理有效也会反哺空间城镇化，农村通讯网络的完善，

能够加强城乡信息互联互通、增强城乡聚落连通性，农村道路网络的形成，有利于城乡交通

一体化建设，缓解城镇交通压力、优化城乡空间布局。 

第五，生活城镇化与生活富裕互促互补、协同发展，实现城乡生活耦合协调。生活城镇

化是生活富裕的引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会扩大对农产品、乡村

旅游等农村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为农村产业发展注入动力，助力农民增收致富，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的扩大能够形成密集的就业网络，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促进农村消费升级，进而引导产业优化，形成就业—消费—产业的良性循环发展，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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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农民的生活富裕程度、改善生活条件；生活富裕是生活城镇化的内生动力，农村居民收入

水平提升后，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农村居民对城镇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需求愈发强烈，

这会推动城镇产业持续发展、城镇居民收入不断增加，进而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甘肃省（32°11'~42°57'，92°13'~108°46'）位于中国西北地区，下辖 12 个地级市，2 个

自治州，总面积 42.58 万平方千米。截至 2023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2465.48 万人，城镇人口

占比 55.49%，乡村人口占比 44.51%，城镇化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6.16%）；近年来，

甘肃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不断缩小，2023 年下降至 3.03，但与全国平均水平

（2.39）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如何借助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作用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甘肃省未来发展的重点。 

2.2 数据来源 

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原始数据及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甘肃发展年鉴》《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甘肃调查年鉴》《甘肃农村年鉴》以及各市州统计公报等，对于个别年份缺失的

数据，假设保持不变的变化速度，以其上一年的变化率推算并补齐数据。为进一步揭示城乡

融合的空间差异，该文参考胡雪瑶等（2019）的研究[18]，将甘肃省 14 个市州划分为四大区

域②。 

2.3 两大战略多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多维耦合协调的理论框架可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内部

产业、生态、社会等要素互动耦合、协调发展，因此，在参考前人研究[19-21]的基础上，在遵

循系统性、科学性、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则的前提下，该文构建包含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

大子系统，维度层和指标层一一对应的多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1。 

表 1  多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属

性 
指标层 维度层 系统层 目标层 系统层 维度层 指标层 

属

性 

正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万人） 

产业城镇化 

新 

型 

城 

镇 

化 

 

多 

维 

耦 

合 

协 

调 

乡 

村 

振 

兴 

产业兴旺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万人） 正 

正 第二、三产业占GDP 的比值（%） 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 正 

正 工业化率（%） 农业机械化率（%） 正 

正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绿色城镇化 生态宜居 

乡村人均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m2） 正 

负 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t） 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t） 负 

负 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t）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t） 

（吨） 

负 

正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人） 

社会城镇化 乡风文明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人） 正 

正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人）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人） 正 

正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费用（万元） 乡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费用（万

元） 

正 

正 城市人均教育支出占比（%） 乡村人均教育支出占比（%） 正 

正 城市每千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个） 乡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个） 正 

正 城市人均交通通讯支出占比（%） 
空间城镇化 治理有效 

农村人均交通通讯支出占比（%） 正 

正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m2) 乡村人均道路面积（m2） 正 

正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生活城镇化 生活富裕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正 

正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正 

正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万元）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万元） 正 

正 城市供水普及率（%）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正 

                                                   
② 将甘肃省划分为河西地区（包括酒泉市、嘉峪关市、武威市、张掖市、金昌市）、陇中地区（包括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

陇东南地区（平凉市、庆阳市、天水市、陇南市）、南部民族地区（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 



负 城镇恩格尔系数（%） 乡村恩格尔系数（%） 负 

2.4 研究方法 

2.4.1 时空极差熵值法 

熵值法作为客观赋权法，能够根据指标值在待测样本间的差异确定指标权重，从而有效

降低主观性，但是传统熵值法计算出的权重不具有时间可比性。为此，该文采纳吕承超和崔

悦（2021）的研究，在传统熵值法中加入时间变量，运用时空极差熵值法测度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具体计算步骤见参考文献[21]。 

2.4.2 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在具体实践中，学者们普遍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然而传统

模型计算出的耦合度效度被低估，所以该文采用改进后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两大战略的多

维耦合协调水平[22]，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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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 为耦合度，代表着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程度，Ui 为第 i 个子系统的值，n 为子系统的

个数，在该文中 n 等于 2；T 为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ai为第 i 个子系统的权重，由于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作用同等重要，该文将 ai 均赋值为 0.5；D 表示耦合协调水平，为全

面掌握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情况，该文参照已有研究的取值范围[23-24]，

对 D 进行等级划分，0<D≤0.3 为低度耦合协调，两大战略不存在协同效应，0.3<D≤0.5 为中

度耦合协调，协同效应显现，0.5<D≤0.8 为良好耦合协调，协同效应较高，0.8<D≤1 为高度

耦合协调，两大战略协调共生。 

2.4.3 Dagum 基尼系数 

为深入探究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来源，该文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

量化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并将空间差异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

异和超变密度差异。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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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 表示总体差异，yih和 yjr分别表示 i（j）地区内任意市州的耦合协调水平，μ是均值，n 为市州

的个数；Gw为区域内差异，Gnb为区域间差异，Gt为超变密度差异，G=Gw+Gnb+Gt；λi=ni/n，si=λiμi/μ，

Dij=(dij-pij)/(dij+pij)表示 i,j的相对差距，dij是yih>yjr条件下的差值，pij则是yih<yjr条件下的差值。 

2.4.4 Kernel 密度估计法 

为进一步揭示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动态演进规律，该文采用 Kernel 密度估计法进

行刻画，该方法作为非参数估计方法，利用平滑的连续密度曲线描述概率密度的动态演进，

能够对空间差异研究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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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 为具有独立同分布特性的观测值， x 表示全部观测值的均值，N 为观测值的总数，

h 为宽带，K(x)为核密度函数，如公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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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甘肃省两大战略多维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3.1 甘肃省两大战略多维耦合协调水平的时序演变 

图 2 为甘肃省两大战略多维耦合协调水平的时序演变。从总体耦合协调水平的演变趋势

来看，研究期内甘肃省两大战略总体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2—2015 年先升

后降，2015—2022 年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总体耦合协调水平由 2012 年的 0.408 上升到 2022

年的 0.486，上升了 19.118%，研究期内总体耦合协调水平始终处于中度协调等级，说明甘

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不断提升，存在明显的协同发展效应。从分维度

耦合协调水平的演变趋势来看，各维度耦合协调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生态耦合协调水

平、产业耦合协调水平、空间耦合协调水平的变动趋势较为接近，以 2014 年、2016 年为拐

点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社会耦合协调水平和生活耦合协调水平则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其中生

活耦合协调水平增长最快，增长了 58.272%，其次为生态耦合协调水平和社会耦合协调水平，

增长率分别为 21.674%和 17.626%，产业耦合协调水平和空间耦合协调水平的增长率大约为

3%，由此可知，研究期内生活耦合协调水平提升较快，说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推

进，极大地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及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差距，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

升。从分维度耦合协调水平的等级来看，研究期内甘肃省两大战略的生态耦合协调水平最高，

始终处于良好协调等级，产业耦合协调水平、社会耦合协调水平和空间耦合协调水平始终处

于中度协调等级，生活耦合协调水平最低，仅处于低度协调等级，说明甘肃省城乡生态形成

了较好的协同发展效应，甘肃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地处三大高原交会处，境内地形多样，是



黄河流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但是生态环境比较敏感脆弱，

近年来，甘肃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积极推进

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效，生态文

明建设进程稳步加快，城乡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图 2  甘肃省两大战略多维耦合协调水平的时序演变 

3.2 甘肃省两大战略多维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 

为清晰展示甘肃省两大战略多维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该文以 2012 年和 2022

年为例，借助 Arcgis10.8 对甘肃省 14 个市州两大战略的多维耦合协调水平进行空间可视化

处理，具体见图 3—图 8。 

3.2.1 总体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 

从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来看，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分布不均

衡，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2012 年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介于低度协调—良好协调

等级之间，其中陇南市耦合协调水平最低，处于低度协调等级，兰州市耦合协调水平最高，

处于良好协调等级，其他 12 个市州则处于中度协调等级，说明 2012 年甘肃省大部分市州的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基本协调，并开始呈现一定的协同效应。2022 年，甘肃省两大战略

耦合协调水平处于中度协调和良好协调两个等级，河西地区的酒泉市、嘉峪关市、金昌市实

现等级跃升，由中度协调上升为良好协调，陇南市由低度协调上升至中度协调，其他市州等

级保持不变，依然处于中度协调等级，可见，研究期内甘肃省两大战略的耦合协调水平明显

提高，但是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低，

陇中地区和河西地区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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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 GS〔2020〕4632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下同。 

3.2.2 分维度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 

（1）产业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甘肃省两大战略的产业耦合协调水平存在空间差

异，陇东南地区明显低于其他区域。2012 年，产业耦合协调水平处于低度协调和中度协调

两个等级，其中定西市、天水市、陇南市处于低度协调等级，占比 21.429%，其余 11 个市

州处于中度协调等级，可见，甘肃省大部分市州城乡产业呈现基本协调的发展趋势。2022

年，全省产业耦合协调水平的等级未发生变动，但是陇南市实现等级跃升，由低度协调上升

为中度协调。近年来，陇南市聚焦 14 条重点产业链，积极推进地域优势工业、文旅康养产

业、山地农业全面发展，有色冶金、现代物流、花椒等特色产业取得显著成效，极大地提高

了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定西市和天水市的产业附加值相对较低，主要以初级加工业为主，

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未来应充分借助数字技术的驱动作用，促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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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甘肃省两大战略产业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 

（2）生态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甘肃省两大战略的生态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明

显改善。2012 年，两大战略的生态耦合协调水平处于中度协调和良好协调两个等级，其中

金昌市、白银市、兰州市和陇南市的生态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低，处于中度协调等级，其余

10 个市州的生态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处于良好协调等级。2022 年，全省生态耦合协调水平

均处于良好协调等级，说明甘肃省两大战略在生态方面发展较为协调，其中金昌市、白银市、

兰州市和陇南市的生态耦合协调水平由中度协调上升为良好协调，这几个城市近十年来始终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任务，积极推进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等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技

术已成为生态治理的关键支撑手段，例如兰州市的智慧巡检系统、金昌市的大气走航监测车

在生态环境监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a）2012 年产业耦合协调水平 （b）2022 年产业耦合协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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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甘肃省两大战略生态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 

（3）社会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甘肃省两大战略的社会耦合协调水平空间不均衡。

2012 年，甘南藏族自治州两大战略的社会耦合协调水平最低，仅处于低度协调等级，意味

着甘南藏族自治州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明显差距，未形成整体协同效应，因为甘南藏族自

治州的农村多位于偏远山区，产业发展以农牧业为主，经济薄弱，公共服务建设资金匮乏，

加之农村人口分布高度离散，导致公共服务运营成本高，制约了乡村公共服务事业发展。其

余 13 个市州社会耦合协调水平均处于中度协调等级。2022 年，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社会耦合

协调等级由低度协调上升为中度协调，兰州市、武威市、平凉市的城乡社会耦合协调水平明

显提升，由中度协调上升为良好协调，说明这 3 个市州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呈现协调发展的良好趋势。总的来看，甘肃省两大战略的社会耦合协调水平

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以兰州市为中心，向陇东南地区和河西地区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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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甘肃省两大战略社会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 

（4）空间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甘肃省两大战略的空间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显著的

地区差异，河西地区、陇中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高，陇东南地区相对滞后。具体来看，

2012 年，甘肃省空间耦合协调水平处于低度协调和中度协调两个等级，其中陇南市的空间

耦合协调水平最低，处于低度协调等级，其余 13 个市州则处于中度协调等级。2022 年，兰

州市、张掖市的空间耦合协调水平显著提升，由中度协调跃升为良好协调，原因在于：随着

甘肃骨干路网结构的优化，兰州市和张掖市加快城乡交通一体化进程，城乡交通通达度显著

提升，极大地便利了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城乡空间界限日渐模糊。 

（a）2012 年生态耦合协调水平 （b）2022 年生态耦合协调水平 

（a）2012 年社会耦合协调水平 （b）2022 年社会耦合协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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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甘肃省两大战略空间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 

（5）生活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甘肃省两大战略的生活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日

益显著。2012 年，甘肃省各市州两大战略的生活耦合协调水平均处于低度协调等级，说明

甘肃省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协调发展程度较低。2022

年，酒泉市、嘉峪关市、兰州市的生活耦合协调水平明显提升，由低度协调跃升为中度协调，

意味着这 3 个市州城镇与乡村的生活基本协调发展，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消费结构等方面

的差距逐渐缩小，并形成相互促进、协同共生效应，其余市州则处于低度协调等级。可见，

甘肃省生活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失衡，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高于南部民族地区、陇东南地

区的空间分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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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甘肃省两大战略生活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格局 

4 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动态演进分析 

4.1 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来源及分解 

4.1.1 区域内差异  

从图 9（a）可知，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波动下降趋势，由 2012

年的 0.137 下降至 2022 年的 0.040，下降了 70.641%，其中 2012—2016 年间呈现急剧下降

趋势，下降了 63.047%，2016 年后基本稳定在 0.040 左右，表明甘肃省各市州间两大战略的

耦合协调水平差异逐渐缩小。从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内差异来看，各地区内部差异均呈现波

动下降趋势，南部民族地区、河西地区的区域内差异变动趋势较为接近，以 2013 年、2016

年为拐点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其中 2013—2016 年下降幅度较大，2016 年以后呈现小幅波动

下降趋势，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的内部差异呈现“W”形波动下降趋势；从区域内差异的

下降幅度来看，南部民族地区的内部差异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 95.093%，其次为陇中地区，

（a）2012 年空间耦合协调水平 （b）2022 年空间耦合协调水平 

（a）2012 年生活耦合协调水平 （b）2022 年生活耦合协调水平 



下降了 75.665%，河西地区和陇东南地区的下降幅度大约为 65%。由此可知，甘肃省及各区

域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内部差异稳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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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来源及分解 

4.1.2 区域间差异 

从图 9（b）可知，所有地区间差异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其中陇东南—南部民族地区

间差异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 83.612%，河西—陇东南地区间差异下降幅度最小，下降了

59.581%，其余区域间差异下降幅度基本上在 72%左右。从区域间差异的数值来看，河西—

南部民族地区间差异最大，研究期内区域间差异均值为 0.114，陇东南—南部民族地区间差

异最小，区域间差异均值为 0.050，河西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较好，交通通达程度更

是显著优于南部民族地区，从而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互动耦合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及发展

基础，耦合协调程度远远高于南部民族地区，陇东南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发展基础比较相近，

耦合协调水平基本相当，区域间差异最小。由此可见，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

间差异逐渐缩小，空间失衡有所改善。 

4.1.3 空间差异来源及分解 

从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来源来看，区域内差异对空间差异的贡献率

介于 13.365%～21.734%，经历了“上升—下降”的变化，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区域间差

异的贡献率介于 55.074%～78.643%，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超变密度差异的贡献率介于

7.992%～25.535%，呈现波动下降趋势。总的来看，区域间差异是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

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对空间差异的影响逐渐增强，意味着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主

要来源于四大区域间净差异，超变密度差异对于空间差异的影响逐渐减弱，说明四大区域间

的交叉重叠问题日益改善，密度差异不断缩小。因此，甘肃省应将缩小四大区域间差异作为

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首要任务和重要目标，切实推动区域城乡融合协调发

展。 

4.2 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动态演进分析 

4.2.1 全省层面 

（a）区域内差异 （b）区域间差异 

（c）差异来源及分解 



从核密度曲线的波峰高度和宽度来看，主峰峰值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演变过

程，波峰宽度经历了“收窄—扩大—收窄”的变化，整体表现为主峰峰值升高，波峰宽度收

窄，说明甘肃内部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聚集程度增强；从分布延展性来看，2012—2014

年核密度曲线不存在左右拖尾现象，2015 年后存在轻微的右拖尾现象，说明 2015 年后甘肃

省存在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省份，比如兰州市、嘉峪关市；从极化情况来看，2012—2014

年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存在微弱的两极分化状态，主峰和侧峰之间的高度差较小，

2015—2022 年分布由一个主峰和两个侧峰构成，呈多极分化状态，主峰和侧峰之间的高度

差变大，表明耦合协调水平存在一定的梯队效应，多极分化效应逐渐增强。总体而言，甘肃

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的聚集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存在一定的右拖尾现象，多极分化特征明显。 

 

图 10  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动态演进 

4.2.2 地区层面 

从图 11（a）可知，研究期内河西地区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曲线的分布位置呈现“右

移—左移—右移”的变化，这与河西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均值的变化相一致；主峰峰值逐渐下

降，波峰宽度逐渐变大，说明河西地区两大战略耦合协调的聚集程度降低；研究期内耦合协

调水平曲线的双峰消失，并且不存在左右拖尾现象，说明河西地区各市州耦合协调水平趋于

均衡，不存在极化趋势，耦合协调水平基本收敛。从图 11（b）可知，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

平曲线的分布位置不断右移，说明陇中地区各市州两大战略的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分布

曲线的主峰峰值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波峰宽度随之缩小，说明陇中地区各市州两大战略耦合

协调的聚集程度呈上升趋势；分布曲线呈现轻微的右拖尾特征，说明兰州市的高耦合协调水

平拉动了陇中地区的整体水平；从波峰数量来看，2017—2022 年陇中地区呈现两极分化趋

势，主峰和侧峰之间的高度差不断缩小，说明陇中地区的两极分化效应逐渐减弱。从图 11

（c）可知，陇东南地区耦合协调水平的分布曲线不断右移，说明陇东南地区两大战略的耦

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分布曲线的主峰峰值经历了“下降—上升”的变化，波峰宽度呈现“扩

大—收窄”的趋势，整体表现为主峰峰值上升，波峰宽度收窄，说明陇东南地区各市州耦合

协调的聚集程度呈现上升趋势；从分布延展性来看，分布曲线不存在左右拖尾特征，意味着

陇东南地区各市州的耦合协调水平趋于均衡；从极化情况来看，分布曲线呈现双峰形态，表

明陇东南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从图 11（d）可知，南部民族地区耦合协调的分布曲线位

置不断右移，表明南部民族地区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分布曲线主峰峰值在 2012—2016



年间不断下降，随后呈现上升趋势，与 2012 年相比，2022 年主峰峰值降低，波峰宽度扩大，

说明南部民族地区耦合协调的聚集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南部民族地区的分布曲线不存在拖尾

和分化特征，表明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耦合协调水平与南部民族地区的均值

较为接近。 

 

 

图 11  甘肃省四大区域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动态演进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该文基于 2012—2022 年甘肃省 14 个市州的数据，测度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维

耦合协调水平，揭示了两大战略多维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特征，探究了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

平的空间差异及动态演进，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2012—2022 年，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 0.408 上升

到 0.486，始终处于中度协调等级；两大战略的各维度耦合协调水平亦呈现上升趋势，其中

生态耦合协调水平最高，始终处于良好协调等级，产业耦合协调水平、社会耦合协调水平和

空间耦合协调水平始终处于中度协调等级，生活耦合协调水平最低，仅处于低度协调等级。 

（2）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陇中地区、河西地区耦合协

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格局；两大战略的各维度耦合协调水平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差异。 

（3）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内差异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亦逐

渐缩小，但依然是甘肃省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河西—南部民族地区间差

异最大，陇东南—南部民族地区间差异最小。 

（a）河西地区 （b）陇中地区 

（c）陇东南地区 （d）南部民族地区 



（4）甘肃省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聚集程度不断增强，并且呈现多极分化趋势；陇

中地区、陇东南地区与全省趋势相似，耦合协调水平的聚集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存在两极分

化特征，河西地区与南部民族地区相似，耦合协调水平的聚集程度呈现下降趋势，不存在极

化特征。 

5.2 政策建议 

结合以上研究结论，该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提升多维耦合协调水平。测度结果显示，甘肃省两大战略

的多维耦合协调水平较低，未达到高度耦合协调等级，仅生态耦合处于良好协调等级，多维

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各市州应以产业作为提升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重要抓

手，壮大城乡特色优势主导产业，积极推动乡村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努力打造一批有特

色、有优势的产业集群，促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注重提升城乡社会耦合协调水平，改善县

域及乡村地区医疗卫生设施、教育设施，推动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实现城乡医疗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有序推进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提升城乡交通便利水平，增强城乡联系并加速

城乡要素流动，从而打破城乡空间壁垒，提升城乡空间耦合协调水平。积极促进城镇基础设

施向乡村延伸，加强农村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从而缩小城乡生活差

距，促进城乡生活协调发展。 

第二，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缩小空间差距。地区差异分解结果表明，区域间差异是甘

肃省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各市州应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县域为突破口，

积极塑造县域产业新动能，缩小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比如工业主导型市州应

以工业发展为突破口，聚焦县域主导产业，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城市

服务型市州应挖掘县域服务资源，壮大县域现代服务业。文旅主导型市州应全面提升县域文

旅产业综合实力，统筹推进县域文旅资源开发，优化文旅资源配置。生态功能型市州应注重

县域产业生态化发展，积极培育生态产业化，拓展森林康养、碳汇经济等产业。 

第三，统筹赋能、提质增效，发挥数字技术作用。甘肃作为“东数西算”的核心枢纽节

点，在数字技术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果，为两大战略耦合协调奠定了一定基础。未来，甘肃省

应充分借助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突破两大战略耦合协调水平低的困境。一方面，甘肃省应

通过一体化数字资源平台，整合分散化的数据信息，完善信息共享和开放机制，统筹数字技

术的赋能效应；另一方面，各市州应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互促共进，凝聚合力，突破“卡脖子”

关键核心技术，增强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数字技术对于两大战略多维耦合协调的赋能作

用。例如，产业耦合协调水平低的市州应充分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修正城乡“剪

刀差”的资源错配模式，推动数据要素与城乡产业深度融合，以数字化提升城乡产业耦合协

调水平。生态耦合协调水平低的市州应以环保技术、低碳技术的应用为突破口，充分利用数

字经济的非损耗性、高技术性等特征，提升城乡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推动城乡生态耦合协调

发展。社会耦合协调水平低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应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农村地区享有电子教育

资源、远程医疗、社会保障的机会，进而缩小城乡社会公共服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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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nsu, as an underdeveloped province in the western region, holds a pivotal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regions. Study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within Gansu and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gap.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ulti-dimension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the two strategies, quantifies the 

multi-dimension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 strategies in the 14 prefectures and cities of Gansu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2, and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dynamic evolution trend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 strateg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2012 to 2022,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 strategies in Gansu Province rose from 0.408 to 0.486, remaining at a moderately 

coordinated level, with a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low in the 

southeastern and southern ethnic regions”; (2)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s of all dimensions from 2012 to 

2022 showed an upward trend, among which the ecologic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was the highest and the 

living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was the lowest, and all dimensions presente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3)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 strategies in Gansu 

Province mainly originated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with the lar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e xi 

and southern ethnic regions and the small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utheastern and southern ethnic regions; (4) 

The degree of aggrega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 strategies in Gansu Province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showing a trend of multi-polarization, with the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regions similar to 

the provincial trend, while the He xi and southern ethnic regions did not show a polarization trend. Gansu Province 

should actively enhance the multi-dimensiona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 strateg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ake counti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narrow the spatial disparity i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 strategies. 

Keywords  new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multi-dimension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tial differences; 

dynamic evolution 

 

 


